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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圣”聂卫平的辞
世，让老天都动容。1月
18日，聂卫平的告别仪
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东礼堂举行，漫天的飞
雪也加入到了送别的队
列之中。他的三个子女
都到了，长子孔令文手
捧遗像，面色凝重。孔
令文儒雅、谦逊，如果用
现在的眼光来看，他更
接近于“i”人。我们几乎
没有任何寒暄，就直奔
主题了。在少年时代的
他眼中，父亲究竟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

孔令文

儿
子

2014年12月，在北四环的一家酒
店，我专访了回北京出差的孔令文，
主题就是他与父亲聂卫平的关系。

01关于挨父亲打这件事

“与普通家庭比起来，我和我父
亲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较少。他那个
时候在国家队，下棋算是巅峰时期。
我当时太小了，只有在他比赛时，我
会给他鼓励。他专门陪我玩，这种事
情几乎没有过的。但是有的时候，比
如他休假或者去参加什么活动，我会
跟他一起去外地。”孔令文说。

他在七八岁的时候挨过一次父亲
的打，那是聂卫平这一生唯一一次打
孔令文。“当时是在密云黑龙潭和白龙
潭，很危险的地方。我那时候小，非要
跑下去看。那个地方一旦滑下去就没
命了，可能会摔死，连骨头都找不回
来。我爸那时候就急了，他就跑到我
前面去，然后狠狠地把我踢回来了。
他最近（注：2014年）也经常说这是他
这一生唯一打过我的一次，真的觉得
我那时候有生命危险了。”

到了 10 岁那年，他就离开了父
亲。因为父亲与母亲孔祥明离婚，他
追随母亲东渡扶桑。这在少年孔令
文心中多少埋藏着一些委屈。“去日
本可能是一个巧合。并不是我想去
日本，或者我母亲想去日本，而是在
那个环境下，正好在那边可以（有更
好的）发展。我有觉得自己很委屈的
地方。刚到日本的时候，心理上肯定
有一些不平衡。就是觉得很多事情
想抱怨，但也没有地方说出来，也不
是说去找谁评理就可以评出结果的
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受了
一些苦吧。”

02关于拒收红包这件事

切换到媒体视角，这对并不同姓
的父子之间可能存在嫌隙，是一个十

足的噱头。其实，即便是那些年，这对
父子之间也并非没有联系。“家人或者
说这种血缘关系（是分不开的），我也
觉得他毕竟是父亲。（我们之间）并不
说没有交往，他也来过日本，那个时候
他来日本的机会肯定比现在（注：2014
年）更多。比如他到埼玉的话，我肯定
会跟他见面或者吃饭。（其间）我也会
回国。他是一个很不在意的人，说什
么，或者被说什么，他都无所谓的。”孔
令文如此描述当时他与父亲的关系。

孔令文早早成婚，23岁就有了儿
子，这让他更懂父亲了。但在媒体的
描述中，这对父子的关系走向了另一
个方向。聂卫平想给刚出生的孙子送
一个红包，却被儿子孔令文拒绝了。
孔令文表示，他在金钱方面已经习惯
了独立，“从金钱的角度来讲，我的确
对我父亲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看法）。
从我跟我母亲1991年去日本，到我母
亲回中国，到我自立为止，包括打基础
最困难的期间，我就没有依靠他的这
种意识，或者说很独立。”

这并不意味着聂卫平没有给过他
钱。他还清楚记得父亲有一次给他零
用钱的经历，这反而让父子关系变得
更加微妙。“我记得他给过我一次零花
钱，是他来日本的时候到我家住，他说
请我吃饭，给了我钱。就是因为次数
少，我印象很深的。他回去可能在媒
体上说他给了我多少钱、多少钱什么
的，又让我特别生气。因为这么十多
年，我从来没有（在金钱方面）给他添
麻烦，毕竟他也有他的家庭。”孔令文
如此回忆道。

媒体的报道让这一桩小事变成了
不大不小的一个新闻。后来，孔令文
带着儿子孔德志回国，聂卫平亲自到
机场接机，并送上红包，关于父子之间
存在嫌隙的新闻才逐渐烟消云散。

03关于下棋这件事

在孔令文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父

母为他找过老师来教他下棋。孔令文
表示当时比较贪玩，对围棋并不是特
别感兴趣。“我那时候的爱好肯定是数
学，就学算术这一类。他们都说我小
时候太调皮了，“在桌子上教你下棋的
时候，你跑到桌子下面去玩”。五六岁
的时候，（我）没有那种心思去好好学
习。我父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想把我
培养成一个专业棋手，他们可能只是
为了培养我的一个兴趣或者爱好在教
我，但是我还是没有好好去学。”

16岁那年，他在日本尝试走专业
围棋这条道路。彼时，他还是感受到
了作为“棋圣”儿子的额外压力，他给
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专业
棋手”。等到明确了自己的定位，他反
而觉得父亲的光环并没有对自己产生
副作用，反而积极的作用更多一些。

在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也受到过
父亲的点拨，“在我成为专业棋手之前
水平太差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教的，因
为他这个人性子很急。假如我下一步
臭棋的话，他的心脏可能会难受。他
都说，我得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才
会来教。可能从我17岁到20来岁时
候，他还是很关注我的棋艺。他一有
时间就想跟我下，或者事先看看我的
棋。虽然我在日本有师父，他还是会
主动跟我聊一聊，对我棋艺上面的东
西还是很关心。”

等到孔令文不再把拿世界冠军作
为目标，或者说失去了棋艺继续提高
的目标后，聂卫平有时候还是会和儿
子一块摆摆棋，但不再会像之前那么
专心或者用心地下了。

04关于父亲的性格与成就

2013年，聂卫平曾经被诊断为罹
患直肠癌。那个阶段，孔令文频频回
国，更多是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

在孔令文眼中，父亲最大的优点
就是性格开朗。“他也说自己是一个很
光明的人，不是那种一直都很阴暗的

人。凡事肯定都往好的方向去想。有
人说出不同意见，或者媒体批评他的
时候，他也完全不在意。对于争胜负
的棋手来说，这种心态是巨大的优
势。”

这种性格也有另外一面就是固
执、不听人劝。孔令文承认，父亲在生
病期间也并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唯一
收敛的就是可乐喝得少了，“他之前是
每天都喝可乐，任何时候都喝可乐。”

孔令文对父亲在围棋界的地位不
吝赞誉，称赞他是围棋界“伟大的人
物”，始终强调“在围棋领域，我一直都
是很尊重他的晚辈”。孔令文认为，围
棋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拥有了堪
比中国女排的影响力，与历史背景有
着密切的关系，“那时候，可以拿金牌，
或者说能够击败外国的项目并不是特
别多。从1985年开始，围棋这个项目
（因为中日擂台赛）被提升到家喻户晓
的地位。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等
各方面因素的集合，才会让我父亲那
时候拥有了“棋圣”的声望。”

在孔令文看来，他的父亲是一个
真正的爱国者，代表中国队比赛的时
候，他真觉得这是最高的光荣，“说到
贡献和成就，我只能说他做了一件很
伟大的事情，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人说自己的父亲很了不起，也很
怪异。但从历史上看，中国第一次在
围棋上赢日本，他作为一个棋手，真的
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的力
量真的非常大，带动了中国的围棋
热。（在这方面）我父亲肯定起了很大
的作用，再加上其他各个方面的环境
和条件，促成了那个时代的那个他。
第一届（中日擂台赛），他在围棋上能
赢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这三
个人，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真的很
难办到的事情。说实话，我只能这么
去形容他的这个成就了。”孔令文说。

本文节选自微信公众号《体育产业
独立评论》，作者张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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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与普通家庭
比起来，我和我
父亲在一起的时
间会比较少。他
那个时候在国家
队，下棋也可以
算是巅峰时期。
我当时太小了，
只有在他比赛的
时候，我会给他
鼓励。他专门陪
我玩，这种事情
几乎没有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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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不仅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城
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围棋文化
源远流长，是棋迷的骄傲。棋圣聂卫
平不幸离去令人扼腕，我更钦佩他对
成都的非凡贡献，他和成都有着一个
甲子的深厚友谊。成都，就是被棋圣
和诗圣点燃的！

棋圣聂卫平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
馆有着深厚的缘分。棋圣与诗圣跨越
千年的文化相逢，为杜甫草堂留下了
一段段关于围棋的超级佳话，感动着
我所执教的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多国留学生和其家庭长辈。韩国留
学生就清楚成都作为棋城，是多项重
要围棋赛事的举办地——1965 年在
杜甫草堂举办的全国围棋少年赛上，
少年聂卫平拿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围
棋赛冠军。1973年，21岁的聂卫平作
为中国围棋国家队的一员，又一次来
到西部胜地成都，成都棋迷的热情与
执着，让他印象深刻并坚定了推广围
棋信念直至走向国际化。

2019年，第一届中日韩聂卫平杯

围棋大师赛在成都拉开帷幕。2021
年4月，聂卫平在诗圣故居杜甫草堂
为草堂棋社揭幕，并受聘成为草堂棋
社名誉社长。同年，第三届中日韩聂
卫平杯围棋大师赛落子成都杜甫草堂
博物馆。此后，中日韩聂卫平杯围棋
大师赛数度落子草堂，进一步丰富了
草堂的弈棋文化氛围。

杜甫草堂也是多届中国围棋西南
棋王赛的赛场，在西南棋王赛刚刚创
办之时，聂卫平也受邀作为嘉宾棋手
参赛。高质量的围棋赛事，直接带动
了成都十四五期间的文体商旅融合，
是传统文化喜遇拥抱市场和国际旅行
者的新契机。

2024年 11月，年过七旬、大病初
愈的聂卫平再一次现身杜甫草堂，为
中日韩聂卫平大师赛决赛挂盘讲棋。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这是他最后
一次在成都线下参与围棋推广活动。

令复旦大学的新加坡留学生们津
津乐道还有一项赛事——南洋杯世界
围棋大师赛。这是由中国围棋协会和
新加坡围棋协会共同主办的国际围棋
赛事，旨在提升围棋在东南亚乃至更

多地区的认知度和普及热潮。比赛分
为两个阶段，32强至半决赛在成都进
行，三四名比赛和决赛则在新加坡进
行。首届南洋杯世界围棋大师赛于
2024年11月1日在成都举行开幕式和
抽签仪式，11 月 2 日开始首轮比赛。
首届南洋杯世界围棋大师赛落户成
都，充分体现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
包括体育在内的各个领域创新奋进的
能力与决心。

由于棋圣聂卫平的不懈努力和其
弟子常昊对南洋杯的推崇，成都成为
东南亚国家和韩日游客对华主要旅行
目的地，不断开辟直航航班，而杜甫草
堂自然成为网红打卡之地，类似于上
海的武康大楼。而我和复旦大学留学
生们都注意到：西南棋王赛历经 24
届，已从区域性赛事蜕变为全国性精
品IP，其“历史场景+顶级赛事”的模式
为文体旅融合提供了范本。尤其是成
都市体育局近年来着力打造“三城两
都一市”品牌，依托西南棋王赛等高端
赛事，持续推动围棋文化与城市国际
化进程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成都作
为中国围棋文化高地的地位。

如去年3月16日，随着最后一枚
棋子落定，“棋城杯”第24届中国围棋
西南棋王赛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圆
满闭幕。九位世界冠军执黑白为笔，
十六位顶尖棋手以纹枰作纸，在浣花
溪畔绘就了一幅棋逢诗境的现代版
《对弈图》。当地专家评价：这场围棋
盛宴不仅展现了黑白对弈的智慧较
量，更通过赛事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为
成都棋城品牌注入新活力，成为促进
城市消费升级的典范之作。旅行者们
感慨：能够“在诗圣杜甫写下——‘老
妻画纸为棋局’的地方看棋赛，仿佛穿
越千年，触摸到了文化的脉搏”。赛事
期间，杜甫草堂周边文旅消费显著升
温。游客在观赛之余，可漫步草堂园
林、体验川菜美食、购买围棋主题文创
产品，形成“观赛+旅游+消费”的完整
链条。东道主成都青羊区体育局表
示：赛事不仅提升了区域文化影响力，
更带动航空、金融、文旅等产业联动发
展，助力打造“人文青羊·航空新城”的
城市名片。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留学生导师、文学博士

穿越一千三百年：
被棋圣和诗圣点燃的天府成都


